
廉洁小故事

于谦，字廷益，明朝浙江钱塘（今杭州）
人，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
杰”。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不畏强暴，刚正
不阿，是我国明代有名的清官，深得老百姓的
爱戴，被尊称为“于青天”。

于谦在任户部侍郎时，朝中宦官王振专
权，骄横跋扈，贪赃纳贿，无所不用其极。地
方官进京或京官奉差外出，都需向他献纳金
银珠宝等贡品礼物，如若不然，就会遭到种种
非难、打击和排挤。于谦对王振的不法妄为，
早已十分厌恶。在巡抚河南回京时，同僚好
心劝说道：“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
该带一些线香、蘑菇、手帕等土特产，送给权
贵们做个人情呀！”于谦听了哈哈一笑，甩了
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他还特意
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
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
长。随后，他不带一物，两袖清风地上路了。

于谦一生清正廉洁，办事铁面无私，因此
得罪了朝廷中的一些贪官，后来遭诬谄被
杀。抄家时，家无余赀。抄家的官员不甘心，
到处翻箱倒柜，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的证
据。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于谦家中有一

间房子门锁森严，大为
兴奋，认定这是藏匿财
宝的地方，便打开了
门。然而，房子里没有
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
样东西——蟒袍和宝
剑，这是明代宗朱祁钰
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
意赏赐给他的，于谦奉
命收下，却把它们锁了
起来，从未拿去示人以
显荣耀。

“ 千 锤 万 凿 出 深
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于谦年

轻时写的这首明志诗——《石灰吟》正是他一
生清白的真实写照。他为官清廉、不愿同流
合污的铮铮风骨一直为后人传诵，“两袖清
风”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下来。

廉洁道理

明代理学家薛瑄认为清廉自守有三种境
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节而不苟
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
下也。于谦坚守清廉本色的故事启示我们，
各级管理人员要强化自我修炼，以廉洁自律
为荣，以贪污腐败为耻，让尚廉、崇廉、爱廉成
为基本道德底线，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
不能仅仅局限于“不苟取”“不敢取”，还必须
增强主观自觉，形成“不妄取”的至高境界，不
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始终做到正
心明道、怀德自重，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
所止，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
不染的人。 黄云燕

两袖清风 何静静作

于谦“两袖清风” 茶馆里细品人生
向宦

国庆假期，回老家。亲人在侧，相互陪
伴的日子里，见父亲每天吃完早餐后，都会
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端坐桌边，细细啜饮、慢
慢品咂。

父亲说，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从神农
尝百草时期流传至今，茶与中华文化已经相
伴走过数千年历史。

的确，国人爱茶，古往今来，关于“茶”的
诗句，层出不穷。其中以白居易的茶诗最
多，如他在《山泉煎茶有怀》中写道：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
碗，寄与爱茶人。”

倒上一壶清凉的泉水，看着正在煎煮的
碧色茶粉在水中摇曳，直至咕噜地冒着泡。
诗人正好闲着，便端着一碗茶，以茶为乐。
同时，将这份情感寄予同样爱茶的友人。

短短二十字，将诗人闲适惬意的状态、
享受茶趣的心情、怀念朋友的情感寄托其
中，意境绝美而意蕴悠长，与其另一首小诗

《问刘十九》中“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有
异曲同工之妙。

“走！女儿，今儿带你到茶馆喝茶去。”
说罢，父亲便拉起我，向茶馆走去。
茶馆环境幽静宜人，前来喝茶的人，确

切地说应该是来“品茶”的人，不是单纯地为
了解渴，更多的是在这里品味人生。茶室里
没有喧声闹语，更没有酒桌上的吆三喝四。
茶桌周围的人，也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但大
家都是平心静气，轻声慢语，连服务生送茶
倒水都彬彬有礼。在这样的环境里，远离都
市喧嚣，闲下心来，泡上一壶茶，细细品咂茶

的苦涩甘甜，和家人、朋友海阔天空，随心所
欲地畅聊，不也是一种超然世外的享受吗？

父亲带我来的这家茶馆，坐落在小城公
园的一角。馆内，台椅多用酸枣枝和红木，
古色古香，充满着文化韵味。置身其中啜着
清茶香茗，听一曲《秋日私语》《高山流水》，
心头的焦虑、压力瞬间荡然无存。一边品
茶，一边细细打量着茶馆，见客人点了茶后，
茶艺师先将茶叶置入紫砂壶中，让客人鉴
赏、品观。第一泡茶泡好后，斟入闻香杯，然
后再倒入饮杯中，这时把闻香杯放在鼻处，
浓烈的茶香直沁肺腑，这叫“热香”。须臾，
茶艺师将闻香杯在手心中搓几下，热香散
去，这时闻起来清香扑鼻，即是“冷香”。

“冷香”虽好，但大部分上班族，因为工
作繁忙，平时喝的都是大杯泡茶，再好的茶
叶，味道亦逊色不少。在难得的假期中，感
谢父亲带我到茶馆品茗，放松身心的同时，
领略古人“昔时幽窗吸白雪，令人六腑皆芬
芳”的情趣。

“喝茶，也可以缓解工作压力、生活疲
惫，以后若得闲，就到茶馆去坐坐。”

假期结束，回单位前，父亲叮嘱我。
是啊！到茶室坐坐，将人世的烦忧、行

路的尘埃、都市的喧嚣统统泡在茶中，一口
一口，通过茶水，喝出人生的那份情趣、那点
清心、那种纯真，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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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时节，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新都花园
小区里，阵阵桂花香沁人心脾。

清晨，耄耋之年的楼香生老人从家中柜子
里取出那张已珍藏了68年的结婚证书。证书
的颁发时间是1956年8月，已有些泛黄但保存
完好，上面写着她和黄福春老人的名字。

抚摸着证书上的每一行文字，两位老人相
视而笑，近70年的光阴缓缓流淌：“新中国不断
延伸的铁路线，见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是缘分让我们相识

“是我哥哥先认识他，撮合我们的。”楼香
生老人笑着回忆。

时针回拨至 75 年前，1949 年 6 月，15 岁的
黄福春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部队第三野
战军第三野战医院工作，负责照顾伤病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部队入朝。

1954年11月，20岁的黄福春回国复员来到
义乌市，等待当地民政局分配工作。在这里，
他认识了同是复员军人的楼申生。年龄相仿、
相似的经历让两个年轻人迅速成了无话不谈
的好友。

楼香生正是楼申生的妹妹，当时正在上中
学。“接触时间长了，我哥哥觉得他憨厚老实，
乐观开朗，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楼香生回忆，
恰逢哥哥和黄福春正式分配了工作，楼申生即
将去新疆成为筑路大军的一员，黄福春则要去
宁波成为一名铁路工人。“临行前，哥哥将我们
两人叫到了一起。”

其实，爱情的种子早已在两人心中萌芽。
黄福春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楼香生，就喜欢上
了这个学习好又端庄的小妹妹，而楼香生每次
看到这个端正帅气的小伙来找哥哥，心中都会
涌起不一样的情愫。窗户纸捅破，两人欣然应
允。

1956年8月，楼香生到黄福春工作的宁波

萧甬铁路工地玩，却遭遇了当地有记录以来最
大的台风。“当时，从宁波回义乌的交通隔绝，
我正六神无主，他突然对我说，‘小楼。你暂时
回不了家，我平时工作忙也不能经常回家，要
不我们抽空把结婚证领了吧’。”这突如其来的
求婚，让楼香生一下子羞红了脸。

一场简朴的婚礼，几个柜子、箱子和暖水
瓶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两颗淳朴真诚的心紧
紧贴在了一起。

香生在哪儿，哪儿就是我要赶往的家

铁路施工单位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过
的就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的艰苦
生活。常常是一条长长的铁路线旁，有一个后
方基地，铁路建设指挥部就设在那里，沿线根
据需要分散建几个大的职工聚居区。聚居区
若租不到民房，就要搭建土坯房或是牛毛毡
房。

结婚后，楼香生跟着黄福春一起来到了铁
路施工单位工作。黄福春长年在施工一线，她
则留在后方基地的学校教书。

“她虽然一直跟随着施工单位走，我们却
还是分隔两地、聚少离多。”回忆当年，黄福春
感慨万千，“1956 年结婚时，我在陕西宝鸡，她
在郑州；她到了宝鸡，我又去了侯马；我到了福
建修鹰厦线，她又去了长沙。可我一直有个坚
定的信念：香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要赶往的
家！”

每到节假日，即便是短短的一两天，哪怕
只能在家里待上几个小时，黄福春都要带着大
包小包的土特产，挤上拥挤不堪的火车、汽车，
赶往楼香生所在的地方。

从1958年的武（昌）大（冶）铁路，到1962年
的陇海复线，再到1966年的（北）京广（州）复线
长沙至株洲段，黄福春换了四五个工程项目，
楼香生一路跟随，也接连换了三四个学校。一

路上，三个孩子也相继出生。
“为纪念我们走过的地方，三
个孩子分别取名黄鹤楼、黄
河、黄江。”回忆时，老两口的
脸上一直带着幸福的微笑。

双向奔赴，一生相扶相携

在黄福春的心中，妻子在
后方既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
子，还要教书育人，“非常辛
苦！但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
她都格外优秀。”

每次回家，在楼香生工作
的铁路学校，他总是能听到同
事、学生对妻子的交口称赞。

“香生教书最棒！”黄福春一脸骄傲地告诉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几十年下来，香生桃李满
天下，她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铁路建设者的子
弟，有些成了铁路建设的接班人，有些做了大
学老师、律师、会计师。”

出色的背后，是楼香生的辛勤付出。丈夫
长年在施工一线，几乎照料不了家庭。“但他很
心疼我，只要一到家，就把家里的活儿全包
了。”楼香生记得丈夫悉心体贴的点点滴滴：自
己是江浙人，吃不惯重口味的饭菜，黄福春每
次回来，再累再乏都要做几个清爽可口的江浙
小菜。“打扫卫生、照顾孩子，一个劲儿地催我
好好休息，还像个小顽童一样，时不时讲个笑
话、做个鬼脸，逗得我哈哈大笑。一开心，之前
所有的辛苦就全忘了。”

深知铁路修筑一线风餐露宿的不易，楼香
生也难以放下对丈夫的牵挂。每逢寒暑假，她
就要带着孩子们到工地上与丈夫团聚。

铁路线一直延伸，两人一路辗转相随，双
向奔赴的生活也一直在继续。直到1970年，两
人终于在中铁四局南昌莲塘铁路中学团聚。

“家庭的维系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相互
扶持。平时我们都是一起行动，你做饭，我擦
地，你洗衣，我买菜，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超
市。”说起团聚后数十年平静舒心的生活和幸
福“秘诀”，这对老夫妻会心一笑，“我们出生在
新中国成立前，很幸运能够为新中国的铁路事
业奔波忙碌，也格外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和家
庭这个温暖的‘大后方’。这些年，没有甜言蜜
语、花前月下，但夫妻间的心有灵犀、相扶相
携，足以抚慰辛苦工作后的疲惫。”

68年，从潇洒俊秀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
年，飞速发展的铁路事业，见证了两位老人的
美满爱情和婚姻。

从1952年7月，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
路成功通车，到2023年底，中国高铁里程位居
世界第一，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取得跨越式发
展。铁路线不断延伸，成为向世界展示的“中
国名片”。也正是像黄福春这样数以万计的铁
路建设者和他们身后的家庭，撑起了铁路强国
梦的“钢筋铁骨”。

王蓓文良诚

新中国铁路线见证我们的双向奔赴

黄福春和楼香生补拍的结婚照 肆轩摄


